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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纪事 /

! ! ! !孩子长大，初中外面补课，家里的开
销越来越大，不知什么时候脑海里泛起
这样的念头：想找份兼职来贴补家用。寻
什么活好呢？单位有固定的事要做，没有
太多的时间，于是想到了钟点工。在网
上，我找到一份早上 !"#点的工作，做
完正好去上班。
女主人是一位六十开外的人，平时注

意保养，看上去也只有 $%来岁。由于我是
上海人，从来也没有做过钟点工，阿姨给
我三天的时间，并手把手教我怎么整理房
间、洗菜等等。他们家还有一个小皇帝，两
岁半，手脚不停，推车踩着轮子往上，小嘴
念叨着这是爬山；坐在按摩椅子上，!&度
从上往下，这是滑滑梯；甚至把家里盒装
的牛奶随手用筷子一个个戳破；保鲜膜里
面的圆筒，他把它当成望远镜来玩。他时
常在我打扫时跟我捣蛋，抢着我的鸡毛掸
子来玩，女主人见到后总会说：“浩浩别

闹，阿姨是来帮忙的。”这句话听进耳里，
我眼眶里的泪水在打转。女主人并没有用
“钟点工”这个称呼，而是用“帮忙”这个词
给人以尊严。或许孩子会成长，也会明白，
但给人的暖意却不同。
一次浴室的垫子有点脏，我想洗洗，

一放出去，还没用夹子夹，外面的架子就
掉下去了。我叫主人，她没有责怪，而是
说：这个东西本身就不牢固，可能螺丝松
了，碰巧，我放的话也掉下去了。我知道
这是客气话。她用阳伞把落在空调平台
上的架子钩了上来，没有一点责怪，并强
调什么叫有意，什么叫无意要区分的。
三个月来，信任是最大的基石。主人

常常早上会去买菜或者看病，让我独自
在家打扫，他们家的小孩子除了叫我阿

姨，时常还会前面加上称呼小向，听她妈
妈叫的，孩子记住了。有时我没穿袜子，
孩子会关切询问：阿姨脚冰冰冷。似懂非
懂的话语，却令人感动。
生活如学者，如老师，在人间的大街

小巷中散播着真理的种子。有人说，生活
是似镜的湖面，平淡乏味。而我认为，生
活是璀璨的星空，处处都蕴藏着照亮一
生的哲理。我在这个家庭里，在钟点工的
活上，同样体会到了生活中的哲理，体会
到了一个人的尊严。
人生可能贫困一时，但不能贫困一

世。所有的付出必有回报，所有的贫困都
可以成为热烈绽放的理由。善良的女主
人，以她仁慈的心使我明白：贫困从不卑
微，一分钱也有尊严。

大叔也爱广场舞一身肥肉需动动
每次体检，我的心、肝、肺都没有异常，唯独

有一句医嘱，体检报告上是少不了的：“肥胖，增
加运动，控制体重。”确实，'!(的身高，)#*斤的
体重，+尺 &寸的腰围，“吃相”是比较难看。想当
年，咱 ,(-的身高（现在缩了 .厘米），,/&斤的体
重，那叫一个英俊潇洒，从来就没为找女朋友发
过愁。可现在，行动缓慢，膀大腰圆。一次去南京
路想买根皮带，试了 0根都系不上。营业员老阿
姨就热情地说：“你把肚子收进去，不就能系起来
了嘛。”买皮带不够长，买衣服更不容易。一次在
四川路看中一件夹克衫，试衣时拉链就是拉不
上。售货员大妈十分体贴地建议：“你把里面的羊
毛衫脱了，或许能拉上去。”气得我转身就跑。
为了找回自信，我开始减肥。一身肥肉，跑

也跑不快，蹦也蹦不高，只能练快走，有时每天
早晚各走 &公里；同时把嘴也管起来———虽然
不太容易。对过去“心仪的老油肉”都不正眼看
一下，怕看了生气：“哼，中看不中吃的东西！”后
来干脆每天只吃两餐，也可节约点粮食。坚持数
年，体重总在 #!公斤上下徘徊。有人说是长相，
有人说是遗传，有人说还是运动量不够。前面说
的我无法扭转乾坤，增加运动量还可靠发挥主观
能动性，于是就选择一个我能承受的、感兴趣的
项目增加运动量。选来选去，我挑中了广场舞。

医生给了!通行证"

过去，时常在大街小巷听到欢快的旋律、看
到舞动的人群，爱好热闹的我不免有点心痒痒。
作了决定，我就去“侦察”场地，看看那里的地
形、观察下周边环境。后来发现，在离家稍远的
一个十字路口的小花园里，有人在跳广场舞。这
地方很适合我的要求：四周都是商厦，不会因为
突兀的噪声而扰民。我可不想让人在背后骂：
“老东西，为了自己保命，吵得别人神经衰弱！”
另外她们选的时间段也很好：傍晚七点半以后，
也不影响抄近路回家的上班族吃晚饭。

不是我挑剔，在什么地点、什么场合、什么
时间，能干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这是一般人
应有的常识。选择合适的地点和时间跳广场舞，
注意少影响他人，也是舞者的一种义务和修养。
如果大家都能注意这一点，哪里会在社会上引
起这么多争议呢？
“战场”侦察好，就该放马驰骋了，不巧这时

我却病了，体温 1#度。挂急诊、验血、打针，折腾
了好几天。刚缓口气，又发现四肢发麻、行动受
限。拍片一看：脊椎、颈椎退行性改变，间隙狭
窄，压迫了神经。
“能愈否？”我提心吊胆地问医生。
“如果不手术，推拿和运动可使病情缓解。”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觉得前胸后背

疼，血压也异常升高，怀疑自己得了冠心病。就
请了一位心内科专家给瞧瞧。经“内查外调”，心
脏没问题，是胸大肌受伤，休息休息、活动活动
就会好。医生就开了点降压药和养心药，临走嘱
咐说：“你太胖了，要多运动。”我顺水推舟，赶紧
请教：“主任，我能跳广场舞吗？”“可以呀。跳舞
不但能减轻体重，而且对血压、心脏、身体的柔
软度、灵活性都有好处，你可以去试试。当然也
要注意适可而止。”

有了医生的“通行证”，我就换上件干净的
运动服，骑上我的“电动小毛驴”，高高兴兴地直
奔舞场。

下场先过心理关
跳广场舞，以女性为多，很少见到男同胞

的身影，更是鲜见像我这样的糟老头子，很难
想象，当我跳舞时，在别人眼中我是一个什么
离奇古怪的模样？
不过把跳广场舞的女性统称“广场舞大

妈”，我倒是有点异议，在我们这个队伍里，没
有几个人有资格被叫大妈，大部分都是中青
年女士，健康靓丽、充满活力。你说我一个笨
手笨脚的老头子，能和她们一起跳舞吗？我也

曾试图“拖”几位男士一起跳，壮壮胆，可人家
不是摆手就是摇头，我心里“压力山大”！
她们不但活力四射，而且舞也跳得好，你

看她们的舞姿：就像风摆杨柳，自然优美。再
看我的舞姿：好像一棵歪脖老柳树，在那里乱
摇乱晃。你看她们的舞步：就像蜻蜓点水，轻
盈飘逸；再看我的：好像在打夯，实实在在。我
是一块跳舞的料吗？我身体里有舞蹈“细菌”
吗？几次都想打退堂鼓。
每次在进场跳舞前，都会朝四周瞧瞧，看

看有没有熟人。你想，自己都觉得丑的东西，又

能给人带来什么美的视觉感受？一次看到一个
老邻居坐在那里，我赶快脚底抹油———开溜。
开始，我一直躲在最后一排跟着瞎蹦跶，

但当队伍转过来，我就成了第一排，成了众矢
之的。因为我根本不会跳，就把脸转过去面对
大家，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尴尬地抓耳挠腮。
“学姐们”看出了我的犹豫，就鼓励我：

“锻炼身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也是：要的
是自己健康快乐，又何必一定要别人鼓掌呢！
慢慢地，我的鞋底磨薄，脸皮增厚。养鸟要“服
笼”，养花要“服盆”，咱也“服”了那里的环境。

在家练出一身汗
慢慢适应以后，我终于能静下心来学跳

舞了。过去我是一个十足的舞盲，而且认为舞
蹈是一种高雅艺术，高深莫测，退休前，也曾
想赶赶时髦、应应景，但每次都是知难而退。
现在八十岁学吹打———还能吹出什么好调？
但事在人为，临上阵之前，我恶补了点关于舞
蹈的知识，自己来个扫盲补缺。
说易行难。在我面前就有两大障碍：一是

记忆力退化，二是身体协调能力差。对这两个
障碍我当然不可能彻底清除，但必须凿出一
条路来，才能顺利进入舞场。

由于我是“插班生”，对她们先前跳的舞
一无所知，就跟在一位学姐后面，亦步亦趋。
她发现后，就热情地、耐心地一招一式教我，
成了我的启蒙老师。慢慢地，我也可以跟着比
划了，但不管怎么看，都像一个提线木偶！领

舞的老师看我真的想学，就说：“我给你拷一
个 2盘，你在家也可以练习。”

有了老师提供的 2盘，有空我就在家练
习。可面对那么多舞蹈，好像老虎吃天———无
从下口。人说吃柿子要拣软的捏，我就采用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拣一个动
作简单、旋律熟悉的“软柿子”先拿下。同样在
一个舞蹈里的动作，也有难易之分，我则采取
“先难后易”的战术，先把碉堡攻下，其他阵地
又能坚持多久？
不是记忆力差吗，我人笨就用笨办法：先

摸索每个舞蹈的规律。大多数舞蹈的动作都
是前后左右对称的一些套路，我就用一张纸
把它“前四后四”地记下来，用托儿所小朋友
的水平，再画几个小人，给它们安上左胳膊右
腿，让它们站在相应的位子上，或举着左手、
或者伸着右胳膊作提示，以加深影响，增强记
忆力。关于克服身体协调性差的问题，我连笨

办法也没有，就用最原始的办法———练。在家
没事就晃晃屁股扭扭腰、挥挥双手跺跺脚，有
时练得汗湿衣衫。
女儿看我跳舞，就说：“你是在跳舞，还是

准备去和别人打架？板着个脸。跳的舞看起来
也不美。”对着镜子一照，可不，脸上像抹了一
层浆糊紧绷着，怪吓人的，好像有人欠钱不
还！没办法，一是对舞蹈动作不熟悉，跳舞时，
满脑子在背舞蹈动作，哪里还能顾及其他？二
是没有很好领会舞曲的内涵，当然也就面无
表情了。比如有个舞蹈《今天是你的生日，我
的中国》，面部表情应该是热情洋溢、欢乐奔
放的，挺胸抬头、双手向上抒发着快乐。再看
看我跳的时候：板着个老脸、弯着个腰、双手
有气无力地举着，既没表现出舞蹈的内涵，也
没有跳出舞蹈的美感。我有办法———领会舞
曲的歌词大意，熟悉故事里的人物性格，跳舞
时尽量忘记自己，去演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舞中自有乐天地
听我吹得天花乱坠，好像已经是个“高手”了罢？其

实是纸上谈兵，还差得远呢！现在我只是从大班升到小
学，因为又来了一些小学妹，她们把我挤到前面一排去
跳了。

我们这里有一个由技术骨干组成的教学班子，有
的老师为了帮我纠正动作，就围着我一圈一圈示范，我
好像恒星，她到成了行星。每当教授新的舞蹈，我都十
分认真卖力地学，因为老师每教过一个舞蹈，就会抽
查，每个人是骡子是马都得拉出来遛遛。以往我是和大
家一起“吹竽”，现在得独奏，蒙混过关就很难了。更“可
怕”的是：还有一个“监学老师”，有时手里还会拿着一
根竹片，看见谁不认真学就笑嘻嘻地来“打”。一曲跳
罢，她讲评、纠正动作，并且还会把一些不规范的动作
惟妙惟肖地演示一番，惹得我们哄场大笑。
跳了一段时间的广场舞，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说，还

真有一点收获。精神愉快、轻松了；在这个小小集体中，
尽管不知道她们姓甚名谁、在哪里高就，还是有种心理
安全感，和一群年轻人一起跳舞，也不再像一个人练快
走时那样单调和乏味。
你问我跳广场舞后，人到底瘦了没有？
嘿嘿，不好意思，我现在的体重是 '((斤，虽然是超

重，但已经是我退休以后最好的水平啦。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但我现在跳广场舞，已经不仅仅是为了
减肥，而且是我“睡”余时间的一门必修课。小外孙看我
在写这篇文章，不无调侃地说：“您真是能文能‘舞’啊！”
将快乐和大家一起分享，岂不也是一件乐事？

帮忙与尊严 向琪钟

插图 邹勤

广告


